





期待更溫柔的科學創意








  洪萬生







  台灣師大數學系

本書（《一千年一千人》，貓頭鷹出版社，2000）以時間為縱軸，在橫切面上讓各領風騷的傑出人物碰頭，展現了一千年來人類文化的多元風情。在本書所收集的一千位人士中，數學家、科學家、工程師與發明家所佔的比例將近16%，可以說明科學知識的大幅度成長，的確是上一個千禧年的一件大事。尤其是過去三百年來，西方科學一躍而成為顯學，更是讓十六世紀以後的西方科學家，成為這百分之十六篇幅的主角。在這個新的千禧年的開端，撫今溯往，科技力量如此令人敬畏，更是不容我們掉以輕心。

儘管如此，我們不妨放輕鬆閱讀本書。就吸引讀者親近的觀點來看，本書承襲了DK出版品的一貫風格，不僅文字說明簡要，同時，配圖畫面也十分溫馨柔和，是可以隨手翻閱的休閒益智讀物。我們相信讀者縱覽本書之後，對於過去三百年來，伴隨著西方科技文明發展的政治社會背景、哲學思潮的風起雲湧，乃至於文學、音樂與藝術風格的遞嬗，應該可以獲得一個大致的輪廓。譬如說吧，讀者或許很想知道巴哈創作音樂時，數學家正在思考哪些問題？而當畢加索開創立體時期風格時，物理學家又被哪些問題所困擾？可見科學史的不朽創造，無一不被溫柔的人文關懷所環繞。

不過，本書篇幅畢竟有限，因此，在介紹這些傑出人物的生涯及其貢獻時，只能言簡意賅，無法暢所欲言。這種限制，自然會讓本書編者考慮比較容易輔以圖說的人物。如此一來，偉大數學家大都只能割愛，究其原因，則是由於她（他）們所研究的即使是幾何圖形，說明起來也總是大費周章，不是本書之體例與訴求所能承受。不過，本書編者（應該是英國人吧！）竟然未將英國數學家安得魯‧懷爾斯 (Andrew Wiles) 納入，就有一點讓我們納悶。懷爾斯固一代英才也，他在二十世紀末證明了『費馬最後定理』，為那一百個世紀的人類文明滄桑，留下最絢麗的一頁風情。他十歲時邂逅『費馬最後問題』的故事，對於本書而言，應該具有畫龍點睛之妙才是！

由此看來，我們對於編者只列入海桑（伊拉克）、關孝和（日本）與拉曼（印度）三位非歐洲、美、俄、紐、澳科學家，大概就比較容易釋懷了。好在本書編者又未曾企圖秉掌春秋史筆。所以，如果有人那麼在意東西或南北的區域『平衡』，請另外編寫一本就是了，不過，在表達或呈現的趣味面向，可能就面臨嚴苛的挑戰了。原因無他，編製這類書籍的資源不足故也。

開卷有益，希望讀者喜歡本書，尤其可以從它所經營的溫柔創意獲得啟發！

